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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草地上数星星躺在草地上数星星
□□肖亦农肖亦农

内心里总觉得，要读宋词，是需要一个

相谐的环境的。最好是在沐浴更衣之后，

月光融融的夜晚，撇开光电，燃一炷熏香，

点一根红烛，手边是透明的酒杯，斟半盏花

雕，于妖艳暧昧中，率一份浪漫的情致，怀

一颗虔诚的心，于浅斟慢饮、低吟浅唱中，

去体味那份淡淡的婉约与曼妙。

烛光摇曳，月影朦胧，心游室外。暮色

中，我看到从宋词中向我缓缓走来的词人

张先。他离我越来越近，我慢慢看清了他

的容颜，他已经80多岁了，须眉皆被雪，精

神却不与岁衰。

月光下，我见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晶

亮起来，也慢慢迷离起来。这个历史上最

花心最风流的词人，这个迷倒万千美女的

风月场里的花魁，向我伸出手来。我没有

犹豫，也许是因了这月光太旖旎，也许是他

当我面吟唱的这首《天仙子》拨动了我的心

弦，此时的我也有些许的迷离。

我把手轻轻地递与他，被他暖暖地轻

轻地握住，在柔媚的月光下，我怀揣着一

份崇敬，感悟他的《天仙子》，听他低低的

心语：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

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

期空记省。

“觉出来了吗？我在伤春，我的来年不

会太多了。”我没有劝慰他，因为我们都明

白这的确是毋庸回避的事实。我点点头，

有点伤感，为他的来年不多，为他身后词坛

文藻的缺失。

我感受到了他寄寓词中那强烈的惆

怅。此片首三句，“歌兴曲阑照无暖，借酒

浇愁人更愁，午醉过后酒先醒，未却半分一

如愁。”这份意境，我把他与冯延已的《鹊踏

枝》有效地联系了起来：“昨夜笙歌容易散，

酒醒添得愁无限。”笙歌散尽，欢宴已昨，年

华难觅，惆怅如今谁共我？“临晚镜，伤流

景。”在这里的晚，既是时辰向晚，也是张先

对人生末路的哀叹。这里的镜，既是他菱

花映白发，也作他心境的谐音。他哀叹晚

境凄凉，惆怅屡屡，时不待我。

春去春回，隐含了张先对少年风流往

事许多的追忆与怅惋，与下笔“往事后期空

记省”句相互照应来读，更能加深对这层意

思的理解。空，不仅在他的内心，也在他的

身体，老来许多的想象都不能身体力行，空

有激情，都只能付诸无奈，只能在往事中追

寻一份干涩的记忆。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

红应满径。

我更喜欢这下片，相对于上片，更见佳

境。意韵的空灵，工美，可谓极致。

夜幕渐合，信步闲庭，昏暗的池边沙

岸，一对鸳鸯交颈并栖。忽而风起，将重重

乌云都吹散，月光融融泻下。月下，花枝在

微风中轻轻地摇曳。“云破月来花弄影”，他

信手一“弄”，巧妙工致，把花的妩媚，月的

娇娆，恰到好处地点染出来。前边是伤春

怅春，到此时，一字之弄，全部转换了性情，

诸多的旖旎与无限的欣悦尽于此句中展现

出来。沈际飞《草堂余正集》有评他的一字

之妙：“心与景会，落笔即是，着意即非，故

当脍炙。”杨慎《词品》亦有语：“景物如画，

画亦不能至此，绝倒绝倒！”而我在此时，面

对着他也拊掌一赞：“画龙点睛，莫非如此，

绝妙绝妙！”虽不自量力有抬高自我的嫌

疑，慨叹之余，也无论他人笑我。马屁如

斯，更无论他笑否！

思绪偕他当朱楼画阁。怕风熄了红

烛，将帘幕密密地遮拢，却还是挡不住风中

那丝丝的寒意。烛光摇曳，歌罄宴罢，夜已

深，人初静，我的内心却还不能平静，室外

那一片姹紫嫣红，可还明艳许久？怕只怕

应了这间意境，因了这些许的春寒，明日残

红落遍花间小径！

相对而坐，他自斟半盏杏花村。正可

谓，花雕妖冶，映我红颜。白酒离离，忖他

眉似雪，发如霜，一个白字正合他模样。

我与他相对，时空跨度千年：“子野，人

都说你词揽三中：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

故唤你张三中。”

“其实，我更愿意他们呼我张三影。”张

先抚弄着他青筋毕露的手，“我最得意《天

仙子》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剪牡丹·舯

闻双琵琶》中‘柳径无人，坠絮飞无影’，《归

朝欢》中‘娇柔懒起，帘压残花影’，这三影

才是我平生得意所在呢。何为人不冠我张

三影？”

于无言一笑中，我们已会意，文史上早

冠与他张三影。

放过面前杯中酒不用，他伸手取过我

抿过的花雕女儿红，一口咽下。对着杯中

残红挂壁，他似有无限的流连。他若有若

无地喃喃自语：“我还有云破月来花弄影郎

中之称，也有桃杏嫁东风郎中之雅号。”我

没有打断他，我静静地等待他的下文。我

知道，到了他这般年龄，好回忆，喜欢被人

倾听，我决心做他忠实的听众，除了对他的

一份崇敬，美女心中渐渐地涌起了爱慕英

雄的情结。

可惜，他虽才倾天下，却不是个专情的

情人，道他滥情当不为过。待字闺中的我，

虽懵懂，却也明白，他绝不是个可以托付终

身的人。

他为人天性粗放，诗酒终年，崇尚人生

及时行乐，善于追逐一夜情。

他是那个年代最花心的词人。他的每

个花心故事似乎都伴有诗词串烧的佳话。

张先在玉仙观邂逅美女谢媚卿，两情

相悦之际，张先为谢女留下了《谢池春慢·

玉仙观道中逢谢媚卿》：

缭墙重院，时闻有、啼莺到。绣被掩

余寒，画阁明新晓。朱槛连空阔，飞絮知

多少？径莎平，池水渺。日长风静，花影

闲相照。

尘香拂马，逢谢女、城南道。秀艳过

施粉，多媚生轻笑。斗色鲜衣薄，碾玉双

蝉小。欢难偶，春过了。琵琶流怨，都入

相思调。

他曾经疯狂地喜欢过一个小尼姑，为

此他深夜爬墙与尼姑约会。写有一首《一

丛花令》：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

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

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笑桡通。梯横

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

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为捧红一歌女，他甚至挖空心思为

喜爱的李师师姑娘创制了新的词牌《师

师令》。

他毫不隐讳他是最花心的词人，直道

他也是最喜欢娶小妾的词人。1070年，在

他 80岁的时候，娶了一个18岁的小妾。

他对于自己的艳史从不保密，反用诗词极

力铺张渲染他的情史。娶这位爱妾时，他

大摆宴席，广邀宾朋。苏轼问其感受，以诗

答曰：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苏轼调笑他，当堂和曰：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在场宾客哄堂大笑，跌倒……从此，

“一树梨花压海棠”便成了老夫少妻的代

名词。

八十五岁高龄时，他又娶一小妾，苏轼

得知此事，作《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

古令作诗》寄与他：

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眉苍。

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

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

苏轼这首诗里两个典故均与张氏有

关，以此打趣他。他得此诗后，即和了首回

苏轼：“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

忙。”意为妻室已去，夜孤寂难熬，娶妾只合

慰寂寥。

夜深更永，月阑酒尽，慢慢地演绎完了

自己，这位享年89岁、仕至尚书都官郎中

的词人张先，这位中国文学史上寿命最长

的词人张先，留下他的《张子野词》后，慢慢

地隐去了。

静夜清赏，他的作品或是反映男女情

感纠葛或是以士大夫的闲适生活描写为主

基调，用现在的话来说，小资情调浓郁。

这——深合我心！

（摘自《守望》林纾英著，作家出版社
2018年9月出版）

12年前，我受邀写一部反映内蒙古自治区成

立60周年的电视剧。当时制片方给我提供了许多

资料，大约有上千万字，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浸淫在

这浩如烟海的资料之中，渐渐走进了尘封的历史之

中，也融进了那峥嵘岁月之中。一位老一代的革命

者在回忆录中提到了神秘的布里亚特部落，说他们

生活方式先进，有各类生产机械，而且在那个时代

已经使用了避孕套，这让我有些吃惊。在茫茫的大

草原上，在闭塞的20世纪40年代，这个欧美工业

化的产物，是如何进入到这蛮荒的草原上的呢？

我以一个写作者的敏感，觉得这里面可能蕴藏

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故事。于是，我开始涉猎这个

神秘的蒙古部落的历史、文化、音乐、舞蹈、服饰、饮

食，以及他们的好邻居、好朋友鄂温克等部落的历

史文化风情。通过对布里亚特部落及邻近的鄂温克

族、巴尔虎蒙古部落历史文化的梳理，我感到自己

掉进了一个文学的富矿之中，随手捡起什么，都让

我激动不已。尤其是布里亚特部落的迁徙史，更让

我对这个蒙古部落充满了敬意和尊重。布里亚特蒙

古人勤劳、勇敢、善良，视美丽的白天鹅为部落的先

祖。这个发现，又为我了解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打

开了一扇门窗。关于布里亚特部落，有这样一个美

丽的传说。古代时，有一个叫巴尔虎代巴特尔的蒙

古族小伙子和下凡人间化成白天鹅的天上的仙女

的爱情故事，很是动人。勇敢的巴特尔和美丽仙女

总共养育了11个男孩子，渐渐繁衍成了布里亚特

部族，勇敢、善良、奔放的性格浸润在他们的骨血当

中。

据史书考证，布里亚特人世世代代生长在白音

嘎拉（史书上又称北海，即现在的贝加尔湖）之边的

森林里，他们自称是“白天鹅的后代，白桦树干上拴

马的人”（出自布里亚特萨满古歌）。

成吉思汗完成蒙古部落的统一之后，布里亚特

部落中的一部分，跟随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踏上了

走马欧亚的漫漫征程。明朝时，他们又随成吉思汗

的十七代嫡孙阿拉坦汗游牧丰州，徜徉在被蒙古人

视为母亲河的哈囤高勒（即黄河）两岸，开始接触了

中原文化、晋陕文化，成为蒙古族土默特部落中的

一支，被称为浩里土默特人。

明末时，他们当中的一万人随阿拉坦汗的女儿

巴拉金公主从黄河岸边出发，辗转万里又回到了他

们当年出发的地方——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边。清

初，他们和所有蒙古部族一同归顺大清，沙俄势盛，

清廷无能，《尼布楚条约》后，在西伯利亚土地上生

活的蒙古人渐渐脱离了中华脐带，在沙俄的奴役

下，过上了有家没国的凄凉生活。但他们对蒙元王

朝的倾心，对大清王朝的依恋，对中华故土的向往，

在沙俄的黑暗残暴统治下，愈演愈烈。这是顽强活

在历史文化中的一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经过无数

次的反抗和战争，他们当中不少的部族义无反顾地

回到了大清，像巴尔虎蒙古部落。

随着工业文明对西伯利亚的侵蚀，布里亚特蒙

古人既享受着工业文明的便利先进，像马拉打草

机、缝纫机这样的先进生产生活工具开始走进蒙古

人的毡包里、木板房里。同样，还有战争、瘟疫、性病

不断侵蚀着布里亚特草原的健康躯体。各式各样的

民主主义思想时刻盘旋在西伯利亚草原的上空，像

空气和水一样浸润着布里亚特人的思维和生活。当

沙俄工业革命的标志万里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布

里亚特大草原时，占据布里亚特蒙古部落的数千年

来形成的游牧文明已经像西天的落日气息奄奄了，

而西伯利亚大铁路却像喷云破雾的朝日一样生机

盎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爆发的十月革命以及

协约国对十月革命的武装干涉，日本几十年来布局

西伯利亚，并拼凑蒙古傀儡政权，飞机大炮扫荡着

布里亚特草原，兵灾匪患蹂躏着布里亚特蒙古人。

仅有几十万部众的布里亚特人，就有近5万青年人

被沙俄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充当炮灰。西伯利

亚硝烟四起，美丽的布里亚特草原变成了人间地

狱，布里亚特蒙古人被煎熬奴役。为了生存，布里亚

特蒙古人与各种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抗争，最终踏上

了回归祖国的漫漫历程……

布里亚特人的东归故事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

想写一部反映这个部族东归的长篇小说。于是我开

始结构故事，并且动了笔，并很快写出了一部分。10

年前的一天，陕北榆林的一个文学杂志的主编来看

我，想让我当他们的顾问，并且告诉我大西北的文学

名家都是他们的顾问。果然，张贤亮、陈忠实、贾平

凹、高建群等让我尊敬的作家都列在他们杂志的顾

问栏里。被人抬举是让人高兴的，我便欣然答应了，

主编又要稿子，说能有新稿最好，没新的过去发过的

也行。顾问总要露个脸，反正他们是内部发行，也不

影响发在别处。然后请我喝酒，说他们办杂志没经

费，经费全靠自筹，这种对文学的挚爱让人非常感

动。我一感动，决定把写好的几万字给他们。主编又

说他们没有稿费，我说没稿费就没稿费吧。临分手

时，主编，从汽车后备厢里拿出一个纸箱子送我，说

是陕北的特产狗头枣。别看有虫眼，保证特生态。

后来我就着有虫眼的狗头枣，不时喝两口烈

酒，又断断续续写了几个月，有十余万字，想想我结

构的故事还没完成四分之一，要完成整个故事没有

百十万字是写不完的。想想有点害怕，这年头，谁会

有精力有耐心读你的百十万字呢？

后来陕北的杂志发了，读了一遍，自己都觉得

挺耐看的，那位主编还给我打电话，夸稿子写得好，

催我快点把稿子写完，他会给我提供连载，我谢过

了他。

后来，竟把未完的稿子放下了，不是没感觉，而

是感觉太充沛了，让我抓不住方向，顺着任何方向

走，都能走下去。但线索太多，跨度太大。拿起放下，

放下拿起，文学还真不是放得下拿得起的事情，我

写了删，删了再写，折腾了几年，总算有了眉目。当

中还去了几次俄罗斯，到过西伯利亚、额尔古纳河、

锡尼河，走进布里亚特人中间寻找感觉。关于中俄

界河额尔古纳河的意思，就有多种解释，有说是蒙

古语，即以手递物呈上奉献的意思，还有说是通古

斯语。我的朋友乌热尔图告诉我，在鄂温克语中额

尔是指河水在草原上缓缓流淌，古纳是指水流进了

林间，速度变快就像奔跑的三岁的公马。我挺喜欢

乌热尔图的解释，让人感到这条河流像马驹一样挺

奔放的，也挺地域化、民族化。越进入到布里亚特草

原，越进入到蒙古人中间，越觉得自己的语言文字

苍白，越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有时会沮丧地感到，

在一种古老的历史和文化面前，你什么也不是，我

甚至多次萌生放弃的念头，但还是舍不得。有时见

到朋友，问我在写什么，我就羞羞答答地讲在写布

里亚特人十月革命后东归的故事，朋友们又都鼓励

我快点完成。

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主任乌热

尔图亲自带我去布里亚特民族自治乡，见到了旗

里、乡里的领导，还开了几个小型座谈会，让我知

道了布里亚特人幸福的现在。但年轻人们对东归

的历史似乎知道的不多，我听朋友们讲，布里亚

特人非常自律。过去有人在婚宴上曾因喝酒惹过

祸端，后来长者们提出在婚宴上取消喝酒，得到了

布里亚特部众的一致响应。听说，婚宴上这个禁酒

令已经坚持了多年。八里不通音，十里不同俗，这

让我颠覆了过去蒙古兄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

印象，又有了“这一个”典型。多元的多部族蒙古

人，不该在我们的笔下都成了一样。我到过许多布

里亚特人的家，都是整洁的二层小楼，铺着花地

毯，现代化的设备应有尽有，家中干净得都能照出

人影来。自古以来，这是一群热爱生活，自由、奔放

的人们。

这里似乎还有杜马遗风，现在的布里亚特自

治乡，非常重视各级人大代表的意见，并设有专门

的代表议事厅，现在许多大事小情都是人民代表在

议事厅提出落实的。我去过被布里亚特人称为代表

屋的议事厅，那是一幢蓝色的二层小楼，静静地矗

立在锡尼河草原上，显得非常庄严。并有代表在这

里接待来访群众，听取诉求。我们去拜访，值班的代

表听了我们的想法，建议我去找一位长者，说这位

长者精通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历史。

我们见到了这位长者，他叫巴拉登道尔吉。他

原先是位教师，通晓俄蒙汉多种语言。我见到这位

老人时，他正在从草垛上拿木叉子叉草，喂哞哞直

叫的奶牛。初春的锡尼河草原上，蒙着一层薄薄的

积雪，湛蓝的天空下站着这位布里亚特学者。道尔

吉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我们让进了他的家

里。那天，我与道尔吉先生交谈甚欢，我们一同走进

了布里亚特先人们东归的历史当中，走进了风雪弥

漫的西伯利亚草原。谈兴浓时，他还请我喝了几杯

酒，感慨地对我说，知道我们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

少了，你是一个。我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写

人，不是写历史。他笑笑说，一样的。我说我是写活

在历史中的人。多少年来，我想寻找蒙古人的英雄

情愫，正是这种英雄情愫造就了蒙古民族的辉煌。

蒙古民族的主基调应是英雄情愫。而英雄情愫的不

断变化，正是我这部作品写作意义的所在。布里亚

特人的东归壮举，无疑是蒙古民族英雄情愫的集中

爆发。

道尔吉老人告诉我，他这些日子在阅读一部写

布里亚特草原的作品，是斯大林时期的事情，你也

应当读一读。他取来了那本书，是俄文的，我说我看

不懂。他说我可以帮你翻译成蒙古文。我说蒙古文

我也不懂。他说那我就翻成汉语。我俩说定了，半年

之后，老人翻译的厚厚的几本汉文手稿，就交到了

我的手里。当我看着他那整齐的、不时夹杂着蒙古

文、俄文的手稿，眼睛有些湿润了，这是位年届八旬

的老人啊。这位布里亚特长者，对我，对我所要写的

活在历史中的人投入了多大的期待啊。

几年来，我的行囊里总是装着道尔吉先生的这

部译稿，不时取出看看。现在这部书稿就放在我的

案头，我不时地看看它，感到它就像是一双眼睛，布

里亚特的眼睛，总是那样深情地望着我。我就在这

双眼睛的注视下完成了《穹庐》的创作，从写下第一

行字到文章结束，前前后后用了12年。

尤其是后期写作这五六年，曾中过两次风，病

发作时，除了面部有点“毕加索”之外，并无别的不

适，脑瓜和手脚都还利索，这算是让人庆幸的事情。

后一次发病时，我正在给内蒙古大学文研班的学生

们讲课，讲着讲着有些嘴歪眼斜，但我仍坚持把课

讲完。所以这事传播得有点快，引起了不少朋友的

担心和关切。乌热尔图告诫我，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一定要养好病，身体垮了，啥都垮了。我的好朋友老

同学严啸建先生，30多年前旅居英国，从英国回国

在京转机，听北京的朋友说我病了，连自己的家也

未回，直转鄂尔多斯来看望我。路远、白雪林也从呼

市赶往鄂尔多斯看望。老友相聚，免不了喝两口，大

家劝我病刚愈，不喝为好。我也怕死，就说不喝了。

席间与诸老友谈起《穹庐》的创作，严啸建对这个故

事格外感兴趣，劝我养好病，稳下心来写。写好后，

给他看看，他在英国找出版商给我出英文版，我一

激动又喝了半斤……

初稿完成后，自己读着不舒服，太冗长。我下狠

心砍，就像割自己的肉，割肉也得砍，心疼啊。砍着

砍着，自己看电脑都雾蒙蒙的。砍得自己心惊肉跳

的，手软筋酥的。于是，就去找黄宾堂商量，他作为

作家出版社的老总，盯这个稿子已经有5年。宾堂

说你就砍到布里亚特人回国就打住，这个节点最

好。于是，我又砍削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是下不了狠

手，斧正真不是一句客套话。当中去了两趟蒙古国，

一次是和好友丁新民（朵日纳文学奖的出资人，全

国道德模范）、阿龙（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外宣办主任）两位热爱民族文化的蒙古族

人去寺院召庙寻找蒙古经，在草原上、沙漠里的召

庙中，结识了许多温文尔雅的有学问的喇嘛，还有

活佛,算是长了不少见识。路上又谈起《穹庐》的创

作，丁新民、阿龙都催我把稿子快点完成，毕竟年纪

不饶人啊！记得为了去戈壁滩上的一座喇嘛庙，我

为出没在山坡上的羊群惊叹，那就像一团团从天空

降下来的云朵，丝毫不夸张地说，那披着棕色皮毛

的羊儿个个长得像小牛犊子一般。一路上，激情澎

湃，我喝光了一瓶175毫升的蒙古国生产的成吉思

汗白酒，唱着酒歌醉麻麻地行进在蒙古高原上。我

不知道在这里我为什么这般亢奋？莫非是纠结《穹

庐》之故？

还有一次是去乌兰巴托参加“内蒙古文化周”。

我这人一上蒙古高原就激动，就思绪喷涌，甚至能

够出口成章。我记得在与蒙古国作家交流时，我谈

到蒙古文，说这是立着的文字，你观察它，像人的行

走，像马的奔驰，像云的飘动，等等。当时，刚获蒙古

国功勋勋章的大诗人阿尔泰先生给我当翻译，自然

增色不少，不时引起蒙古国作家的惊呼。一位胸前

挂着许多勋章的蒙古国老诗人和我紧紧拥抱，对着

我的左右腮帮子亲了又亲。据说这位仁兄是蒙古国

作家协会的老主席，孤傲得很，走遍世界，作品被译

成几十国文字，敢跟许多权贵叫板，一般是不大理

人的，这次竟然高声大叫喜欢我。我们于是大喝，围

着篝火唱歌跳舞，最后都躺在了草地上。那天夜空

苍茫，星汉灿烂，乌兰巴托的草原之夜让人心驰神

往，浮想万千。

那位仁兄讲：文学是什么？就是躺在草地上数

星星。

我想，他是讲一种情怀。

《穹庐》终于杀青了，从我动笔的 2006 年到

2018年的春天，12年整整一轮。我想，像我这样的

文学笨伯，大概世上也不多见了。

我定稿是去年冬天，心情就像一个刚投稿的文

学青年般忐忑不安，先给了曾经指导我作品的一位

导师看。几天后，导师给我发来了短信，称其荡气回

肠。我这才把稿子给了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内蒙

古文联、内蒙古作家协会年前先后在呼和浩特、北

京召开了两个小型修订会，到会专家都提了中肯意

见，我非常喜欢这种修改模式，这种尊重和认真是

发自内心的。听完专家的意见后，我又修改了4个

多月才成为了现在这个模样。

在这里还要说说十月杂志社，《穹庐》稿子给了

不到10天，他们就拍板将整整一期杂志全部用来

发表，这是《十月》从未有过的事情。这让我想起30

年前，《十月》曾用不到一个年度的时间，连发了我

的三部中篇小说头题。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作家。

《十月》是我文学之路上马的地方。作家出版社

是我再次出发的起点。

我现在想的是：我躺在草地上数星星了吗？

（摘自《穹庐》肖亦农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
11月出版）

多情
似我
以卿狂

故事发生在远东西伯利亚。正当苏联十月

革命如火展开时，以日本为主的协约国对十月

革命进行了武装干涉，并妄图拼凑大蒙古帝国。

其阴谋遭到了布利亚特部众的竭力反抗。本书

的主人公嘎尔迪老爹是布利亚特部落首领，其

子班扎尔是布利亚特红军首领，对布利亚特这

个部落的前程发生了分歧。因为这支部落是在

明末清初从黄河边土默川平原来到贝加尔湖边

的。300年来他们与沙俄坚持不懈斗争，始终捍

卫自己的游牧地。但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和系

列的不平等条约把这支游牧部落与祖国分开。

当十月革命时，嘎尔迪老爹率部与布尔什维克

合作，共同驱赶高布察克、谢苗诺夫率领侵犯的

哥萨克匪帮，捍卫了祖先的土地。由于他收留了

落难的俄罗斯卡捷琳娃公主与班扎尔发生了矛

盾，甚至产生了对抗。嘎尔迪老爹在多重选择

后，率部与白匪军、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

斗，一路征战八千里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


